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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看《灿烂千阳》
黄文姬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灿烂千阳》小说以两位女主人公的生活轨迹为线索，批判了代表男权意志的阿富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本文拟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角度来解读胡塞尼的《灿烂千阳》，结合后现代女性主义主体观、身体观、话语观和权力观理论分析《灿烂

千阳》中体现出的阿富汗女性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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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裔美国小说家卡勒德·胡赛尼是近年来在世界文

坛上颇受瞩目的一位作家。《灿烂千阳》是卡勒德·胡赛尼的

第二部作品。《灿烂千阳》以平和温婉的写作手法描述了两个

原本不相干的底层阿富汗女人因为命运的作弄而不得不生活

在同一片屋檐下的凄凉、悲惨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灿烂千

阳》通过女性视角来审视女性问题，表现出明显的女性主义

文本特征。

女性主义自 18 世纪出现、形成演变至今，已有 200 多年

的历史。后现代女性主义因鲜明的理论观点和特征开启了女

性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后现

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主义加后现代主义 [1]。它的出

现并不是女性主义随意照搬或套用各类后现代学术概念的简

单结果，而是女性主义从女性立场经验出发，并以女性独特

的思维表述方式将后现代理论导向对男权制文化的批判，通

过建构一套关注差异、强调多元的女性话语体系来颠覆男权

主义秩序，并根除传统女性主义父权思维影响的复杂产物 [2]。

通过援用、契合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建设性

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后现代女性主义消解现行的男女两性观

念，解构男性中心主义，重构女性话语，构建以性别差异为

基础的男女两性和谐共进的模式。

《灿烂千阳》以玛丽雅姆和莱拉两位女性的人生轨迹为线

索，从身体、话语、权力、主体等角度对阿富汗女性所面临

的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的剖析，站在女性的角度向不平等的社

会制度发出拷问，体现了强烈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色彩。

一、女性身体的反抗

在女性主义眼中，“身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传统女性

主义认为，男性与女性身体器官的差异决定了男女的差异。

后现代女性主义把生物学基础上的两性差异转化为社会的文

化差异。在福柯看来，“身体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上有性别区

分的身体，而且是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机器，一

个能够在历史中被不断塑造的实体”[3]。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

代女性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各种纪律与惩罚就是为了维护

男性权力，而强加在女性身体上。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呼

吁重视女性身体的主体化，追求女性身体的自由和快乐。

在阿富汗社会中，极度男权使女性身体客体化、工具化。

《灿烂千阳》中，拉希德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先后娶两位妻

子的目的就是满足他的欲望并让她们生下男孩。当玛丽雅姆

丧失生育能力后，莱拉第一胎生下女儿后，拉希德将她们视

同废物，动辄拳打脚踢。拉希德要求玛丽雅姆和莱拉出门必

须穿上布卡，通过布卡禁锢女性身体。这实质上是把女性身

体对象化、工具化，当作任意摆布和使用的私有财产。

阿富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男权主义有着根深蒂固

的力量，女性社会地位低下，这体现在女性身体成为社会统

治和规训的对象。在拉巴尼和塔利班统治期间，要求妇女蒙面，

严禁妇女在没有男性亲戚的陪同下出门，严禁妇女随意说笑

等。这也是为什么拉希德敢如此猖狂地践踏女性，并叫嚣道，

“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法院会为我所做的事情判我的罪”[4]。身

体的自由代表女性的自由，女性为反抗男性对其身体的控制

是女性自由解放的重要一步，女性身体上的反抗促成了女性

彻底的觉醒和解放。在《灿烂千阳》中，玛丽雅姆在忍受拉

希德多年毒打虐待后，终于敢于反抗，她在身体得到解放后

女性意识也得到觉醒。

《灿烂千阳》批判阿富汗社会普遍把女性身体客体化、工

具化，重视女性身体的自主性、主体化。女性身体的自主化

是瓦解极度男权社会的基础及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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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女差异的弱化

在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中，女性主义者要么是立足于男

女性别二元对立的角度来提出女性的权利和利益，要么是以

男性为标准来要求女性，寻求女性的解放和发展。这实际上

都是父权制思维逻辑作祟的结果 [5]。后现代女性主义十分重

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等区别，并认为这些

区别都不仅仅同生理原因有关，而是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

区别作出的解释，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1]。后现代

女性主义认为，这种性别对立的思想是二元思维结构在性别

关系上的体现，是造成父权制和等级制的基础，要改变女性

的从属地位，必须弱化两性差异，颠覆性别对立二元思维模式。

胡塞尼在《灿烂千阳》中首先塑造的是二元对立的男女

性别形象。作者首先批判的就是这种传统父权家长制男性形

象。拉希德和扎里勒是父权家长制男性形象代表。拉希德残

暴践踏女性。扎里勒在娜娜怀孕后就抛弃娜娜母女，视她们

为自己的耻辱。最后，拉希德和扎里勒不得善终，拉希德死

在妻子玛丽雅姆的反抗下，扎里勒直到临终也未能求得女儿

的原谅。娜娜是传统的受压迫的女性形象，她被扎里勒欺骗、

背叛，为了生存与女儿，娜娜忍受来自扎里勒与社会的欺压，

她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处境，但她仍拒绝玛丽雅姆接受教育，

在男权压迫下变得麻木、不敢反抗。拉希德、扎里勒和娜娜

都是单一的二元对立的传统两性形象，作者对他们采取批判

态度。

同时，《灿烂千阳》描绘了颠覆传统标准的两性形象的人

物。莱拉的父亲哈基姆是一个颠覆了传统标准的男性形象，

他身材矮小，气质温顺。哈基姆的性格很温和，法丽芭把气

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总是显现出“一副温顺迷茫的样子，看

上去畏首畏尾的”[4]。相反，莱拉的母亲法丽芭与传统的女性

形象相去甚远。她总是拿丈夫出气，邋遢、肮脏，对任何事

情不管不问。当战争袭来时，法丽芭不顾家人的安危，顽固

地要坚守在儿子们奋斗过的土地上，最终夫妻双双葬身炮火。

像莱拉父母那样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的两性关系，本质与传

统父权家长制两性形象一样，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利的忽视

与“霸凌”。

《灿烂千阳》摆脱性别偏见，力图弱化两性间的差异。莱

拉和塔里克的形象颠覆性别对立二元思维模式。塔里克与莱

拉青梅竹马，他一直在她身边守护。塔里克勇敢、刚强，虽

是一个独腿男孩，但他并不自卑，他还曾卸下他的假腿，用

来赶跑那些经常欺负莱拉的人。塔里克守信，在他们因战乱

分开多年后，塔里克仍实践诺言回来找她。同时，作者在塔

里克身上注入了诸多不同于传统男性形象的特质，如体贴、

温柔、重感情等，模糊了两性的界限，突出了人物独特的个

性。莱拉身上也有许多不同于传统女性形象的特质。莱拉志

向远大，爱好读书，即使在丈夫拉希德的淫威下，莱拉依然

坚强，并想方设法逃走。之后，在她与塔里克离开阿富汗一

年后，她与塔里克回到故乡喀布尔，共同投身于阿富汗的重

建。作者力图弱化两性间的差异，突出塔里克和莱拉作为个体，

而非男女的特性。

《灿烂千阳》批判传统父权家长制的人物以及颠覆传统标

准的两性形象的人物，力图弱化两性间的差异、摆脱性别偏

见的束缚。两性二元对立的模糊、消失是男女平等的重大进步。

三、男女话语的重构

女性的自由解放是女性主义的不变主题。尽管传统女性

主义试图打破这种“父权制”话语，但无建构女性自己话语

的意识。后现代女性主义将研究问题的重点从关注父权社会

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转向对话语的研究，开拓女性话语的

建构。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

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拥有了权力。话语系统的转换必然会引

起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因此，为了反抗现有的秩序，就必

须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从这个真正属于女性的话语系统中

生产出女性权力，从而争取建立两性平等。后现代女性主义

怀疑男性话语的合法性，以女性喊出属于自己的话语为目标。

在《灿烂千阳》中，最初权力一直掌握在拉希德手中，

拉希德通过他的话语实施他的权力，玛丽雅姆一直被男权话

语打压着。玛丽雅姆随拉希德到达喀布尔的德马赞区前，她

从没有穿过布卡。到达德马赞区后，拉希德找了一系列的借

口劝说玛丽雅姆穿上布卡。拉希德认为妻子们的穿着裸露是

对丈夫名誉和尊严的破坏。他还坦白地告诉玛丽雅姆 ：“看到

一个男人无法控制他的妻子，我觉得很不爽”[4]。从未穿过布

卡的玛丽雅姆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正是拉希德通过他的话

语表达了他的权力，才让玛丽雅姆从此再也没有不穿布卡出

门。通过拉希德的这些话语，“玛丽雅姆觉得这个男人的意志

既强大又不可动摇，就像俯视着古尔德曼村的莎菲德山脉”[4]。

权力的实施要依靠话语的表达，拉希德的权力正是通过他坦

白而严厉的话语实现的。玛丽雅姆话语的表达受到了许多限

制，处于“失语”的状态。和拉希德生活在一起，玛丽雅姆

“要容忍他和她说话的这种语气，承受他的指责嘲弄和辱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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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他把她当做一只家猫似的、视若无睹地从她身边走过”[4]。

玛丽雅姆从来不敢直接把她的想法表达出来。玛丽雅姆在家

基本上不可以说得太多，因为稍不留神她的话就会引来拉希

德的不满，甚至是严厉喝止。所以在拉希德的面前，玛丽雅

姆是没有权力的，因为自由的话语都不在她的掌控范围之内。

玛丽雅姆争夺话语权的过程是非常艰辛和漫长的。“这么

多年来，玛丽雅姆的日子并不好过”[4]，饱经折磨与痛苦的玛

丽雅姆依然控制不了面对拉希德暴力时的恐惧。“很多年过去

了，当拉希德狰狞的向她笑着的同时又拉紧系在拳头上的皮

带，双眼血红，透露着凶光的时候，玛丽雅姆依然害怕得浑

身发抖”[4]。拉希德要打死莱拉的时候，玛丽雅姆终于醒悟了，

她发现她曾经是多么的愚蠢，她开始反思长期屈从于父权话

语给她及她周围的人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她必须反抗，为

了自己，为了莱拉。她终于喊出了属于自己的话语。“她喊了

他的名字，她想要他看着，‘拉希德’，他抬起头，玛丽雅姆

挥了过去”[4]。玛丽雅姆从来没有这样有骨气地叫过拉希德的

名字，“拉希德”这简短的三个字里，是玛丽雅姆自出嫁以来

所受屈辱的爆发，现在，她终于敢为了自己的未来和拉希德

做抗争了，最终她争取到了话语权，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灿烂千阳》号召女性建构自己的话语，通过重构男女话

语系统来反抗现有的社会权力关系体系。

四、女性主体的觉醒

传统女性主义虽然也都曾致力于女性主体的建构，但是

她们所强调的“主体”并不是建立在女性自身经验基础上的

主体，而是父权文化下由男性界定的主体。这种主体的界定

和构建无助于女性地位的真正改变。人的主体性表现在能够

按照个人的意志或意图自由选择行动的能力上 [6]。后现代女

性主义肯定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认为女性只有在作为

“人”的主体身份得到认同后，才能摆脱作为男性从属的边缘

化地位，获得解放。

玛丽雅姆母亲告诫玛丽雅姆，像她们这样的女人只需要

学会一种本领，那就是忍耐。所以玛丽雅姆向母亲提出想去

上学，母亲拒绝并讽刺玛丽雅姆不要痴心妄想。玛丽雅姆失

去教育的机会，也是失去了发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她从心底

里接受了这个社会强加给她的枷锁，毫无主体意识，对一切

灾难逆来顺受。玛丽雅姆的女性意识一直没有苏醒，她服从

甚至从内心认同了男权的统治。相比之下，莱拉的父亲视莱

拉的教育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在父亲的支持下，莱拉受

过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教育拓宽莱拉的视野，使莱拉冲破男

尊女卑的陈腐观念，使得莱拉更有主见、更具独立意识。

玛丽雅姆与莱拉的友谊使玛丽雅姆发生转变。她们互相

倾诉苦难、舔舐伤口。在这过程中，玛丽雅姆的主体意识开

始觉醒。莱拉让玛丽雅姆在漫长的痛苦中，第一次感到被关爱。

女性之间的关爱互助是小说《灿烂千阳》中女性觉醒的关键

因素。玛丽雅姆常年生活在丈夫的虐待之下，她早已失去自我，

但从莱拉和她的女儿身上，玛丽雅姆第一次找到了人世间的

真情和坚持下去的力量。当拉希德要置莱拉于死地时，玛丽

雅姆的女性意识终于惊醒。她在无尽的暴力中终于开始反思

自己多年的服从和付出是多么愚蠢，她向拉希德反抗，“这是

她第一次决定自己的生活轨迹”[4]。《灿烂千阳》重视女性主

体的觉醒的书写，呼吁女性寻找自我主体与女性之间的关爱

互助。

结语

阿富汗文化一直是卡勒德·胡赛尼小说中重要的主题。

阿富汗政权动荡和战争不断，阿富汗女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灿烂千阳》从女性视角出发，从身体、话语、权力、主

体等角度对阿富汗女性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剖析，

批判了代表男权意志的阿富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并试图

提出解决阿富汗两性问题的方法，体现出极强的后现代女性

主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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